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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秘

“哈哈哈，笑死我了，”老阿洼笑得很
响，说：“你一定是看了那本外国人写的《消
失的地平线》吧。我对你说吧，那是假的，是
作家想出来的故事。香巴拉人虽说能活很
长，但我们不会，我们只是守护者，与普通
的人一样，会生老病死，寿命不会超过百
岁。达瓦呀，可能不会比你更大吧。达瓦，你
刚过了生日不久，二十五了吧？”

达瓦很害羞地嗯了一声，脸红了。
老阿洼说：“好了，你图也拼完了，肚子

也饿了吧。来来来，我把最好吃的牛肉干巴
烤出来，我们喝几杯酒吧。好久没喝酒了。”

在啃吃着香脆的干巴牛肉时，我还在
想，香巴拉真的是啥样的呢？老阿洼好像也
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我脸上轻轻拍了下，皱
着脸笑了。

“小伙子，有些事得用自己的心去瞧。
那里面有一盏灯，当你自己把它点亮时，一
切都会豁然开朗的。”他说，然后张开嘴，哈
出香甜的酒气。

我的伤终于好完了。
老阿洼翻看了我的眼皮，又在我的背

脊和腿脚关节锺打了几下，说你全好了。看
看你的脸色，红光满面的，精神力气也恢复
不少了吧。

我故意弯弯胳膊，捏捏鼓胀的硬硬的
肌肉块，说这下该放我走了吧。

老阿洼说，你是该走了。我们这里的规
矩，该走了的就不会硬让你留下。他又对沉
默地坐在钢琴旁的达瓦说，去看看有什么
好吃好喝的，我们也给这位朋友饯饯行吧。

“对了，”他好像想起了什么，问我：“你
与我们生活了这么些天，我们还不知道你
叫啥呢？其实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叫一叫
二没啥区别。你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不告
诉我们。”

我说了，我叫肖恩。姓肖的肖，恩情的恩。
我看见达瓦抬起头来，脸上有泪，她默

念着什么，好像是我的名字。
一桌高原风味的藏餐，奶饼奶渣奶酪，

烤干牛肉，烤乳羊肉，炖大块手撕牛肉。三
个杯子斟满了青稞酒，酸奶里飘着青草的
香味。

老阿洼举杯祝我伤愈康复，我喝下了
他敬的酒，心里却又冷又苦。

达瓦忍不住哭出声来。
老阿洼怒了，恨着达瓦说：“你哭个啥

呀，你不想他伤愈，不想他回家吗？”
达瓦捂住脸跑开了。我却没心思去吃

肉喝酒了。啥东西塞进嘴里都没有了味。
老阿洼吃得很香，说：“你们年轻人呀，

处久了有根绳子就把你们套住了。离别是
苦，但叫你别走留下来，你也不愿吧。”

我说：“我是军人，还得回战场去。”
老阿洼就把一杯酒递给我，说：“这才

是男人，才是英雄。儿女情长，毁不了英雄
志气。你吃饱了，喝足了，就走吧。你想去哪
儿？我都会送你去的。”

我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我对老阿
洼说，想去给达瓦告告别。

他什么也没说，坐在火炉旁把一口鼻
烟粉吸得很响。

我轻轻地来到达瓦的背后，伸开手臂
紧紧地搂住她。她缩在我的怀里像只温柔
的小羊羔，回头看着我笑了笑，眼睛又涌满
了泪水。我在她耳旁轻轻说，我打完了仗会
回来找她的。我知道，这石洞屋是在喜玛拉
雅冰山丛中，我会找到这里的。她又笑了
笑，笑得很苦。她说，你不来找我，我也会走
出雪山去找你的。我们会再见面的。

我把她搂得更紧更紧，像要把她压进
我的躯体我的灵魂。我闭上泪水模糊的双
眼时，看见小玉蹦着跳着朝我跑来，舞动的
手里捏着长长的风筝线。

风筝像那根随风飘走的红头巾，轻轻
盈盈地就飞上了天。

我松开达瓦，回头对老阿洼说：“我走了。”
他没动，达瓦也没动，屋子里刹时静得

出奇，好像他们都变成了冷冰冰的石头，和
这四周的冰墙石壁一样。

（未完待续）

香巴拉之心
◎嘎子

从山脚到山顶，一条柏油路
缠绕在山间。马路两旁是多彩的
树林，红的是梨树叶，黄的是白
杨树叶，而绿色的呢，是一棵棵
四季常绿的柏树，它们交织在一
起，组成了初冬时节中路特有的
色彩。走在小径上，那些觅食的
鸟雀受到了惊吓，扑闪着翅膀飞
上枝头，卖弄着歌喉，起初只是
一两只在叫，及至后来，树林里
到处都有鸟雀的叫声，声声入
耳，仿佛走进了鸟的天堂。

当翻过一处断崖，眼前豁然
开朗。一大片平整的田地出现在
我们的面前。田地里，一栋栋白
色的藏房或鹤立鸡群，或三五聚
集，看似毫无规律，其实从整个
房屋大门的朝向可以看出，在房
基的选择时，对阳光的接纳面、
风水等都作了充分的考虑。

中路藏房相较于甲居藏寨的

房屋而言，显得更加的高大。每一
座藏房大抵为五层楼建筑。每一
户人家的楼顶，都插有五彩的玛
尼旗，在风中轻轻地飘动。窗户极
具嘉绒藏族建筑特色，外沿用黑
色的线条勾勒出等腰梯形的图
案，使得窗户显得更加的阔达，也
体现了嘉绒人独特的审美观。

在藏寨里穿行，那些极为平
坦的田地里，小麦苗早已冒出了
油绿的嫩苗，在初冬的寒风里倔
强的生长着，惹人怜爱。此时，炊
烟袅袅，在藏寨上空形成一道薄
薄的烟尘，阳光穿透了烟雾，划
出一道白色的光线。

藏寨中央，阡陌相通，路旁
的梨子沉甸甸的压满枝头，有些
梨子脱离了枝条，落到了地面
上，摔碎的果肉在林间散发出阵
阵清香味，引得蜂群在梨树从中
盘旋飞舞。我们检拾起地面上的

梨子，细心的擦掉上面的积尘。
就在这时候，一位藏族老阿妈背
着一大捆玉米秆走了过来，与我
们相遇在树底。她从树上摘下一
个梨子，热情的请我们品尝梨
子。告诉我们，中路自古以来就
盛产梨，这里的梨皮上都有一些
小点，这是梨子中的极品，叫麻
梨。因此中路又有“麻梨之乡”的
美誉。果然，在我们的手心里的
那些梨，皮较为粗糙。轻轻的咬
上一口，满嘴都是梨香。趁我俩
品尝麻梨的功夫，老人用衣兜捧
着梨，走到我们面前，热情的让
我们装上这些梨子。我俩抵不住
老人的热情，只得将梨装进了背
包里，一再向老人表示感谢。告
别了老人后，我们继续向着远处
的观景台走去。

站在观景台上，整个中路乡
尽收眼底。那些藏房就像是洒落

在人间的宝石，在山间田野里闪
烁着白色的光彩。而一座座古
碉，更像是一个个忠实的卫士，
屹立在突出的山包上，护佑着眼
前的这片村寨。田地里，禾苗将
绿色肆意的张扬。一棵棵杨树在
初冬寒风的侵扰下，绿意尽失。
不过，这些没有了春意的叶片还
紧紧的依附在树枝上，用一片金
黄昭示着生命的顽强与不易，将
自己最后的美展演得淋漓尽致。
白色的墙、绿色的禾苗、黄色的
杨树、红色的梨树在这里交错，
于是，村寨更加的美丽。犹如丹
青妙笔大师打翻了调色盘，将这
片美丽的土地渲染，尽显其俊朗
容颜。

远处，墨尔多神山上空祥云
朵朵。我想，如果山上真的有神
灵，那么他们也一定在俯瞰着这
座美丽的村寨吧。

丹巴中路初冬美如画

初冬时节，我和妻子决定徒步前往中路乡。为了能赶上观看中路的日出，在星光还没有隐去

的时候，我和妻子就从县城出发。当来到中路乡的山脚时，天光已大亮。

◎杨全富 凌晓燕 文/图

如果你说，青藏高原是荒
芜之地，除了荒漠的土黄色就
毫无色彩可言，你就大错特错
了。高原的色彩是瞬间万变
的，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操
纵着光影变幻。

你看高原的天空，只一
眼，你就会深深的迷醉，那种
宝石般的蓝色，仿佛可以把人
吸进其中。而在蓝色的天际
中，白云一大朵，一大朵，摆出
极优美的姿态，和着风儿，轻
轻地摇摆。不多时，风猛起来。
云朵开始变成灰色，云朵似乎
越聚越密，越来越多。只见光
线努力地从云朵的缝隙中露
出头来，它不仅将云朵的边缘
勾勒出金色，而且在草原上营
造出一种极奇妙的“舞台光”。
那一束光，直直地照下来，光
影的中心，也许是一座白塔，
或是一群牛羊，它们此时都成
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你的眼
前，明暗错落，亦真亦幻。自然
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光影师。

终于，黑压压的乌云屏蔽
了那一束光，天空的颜色也黯
淡下来。高原上开始了狂风暴
雨，水点直直地打下来。牦牛、
羊群努力地寻找着躲避的地
方。如果是一马平川的草原，
牦牛就有点“任它雨打风吹，
而闲庭信步”的悠然。待短暂
的雨过后，天缓缓放晴。你会
突然惊喜地发现，天空中竟然
有一轮美丽的虹。你再仔细
看，哎呀，竟然是双彩虹。它们
高高的架在天际。彩虹将五彩
的光映在漂亮的藏族村寨上，
打在牦牛身上，斑斓无比。如
果你恰好驾着车，你朝着彩虹
的方向，彩虹也仿佛奔跑起来
一样。

青藏高原是多彩的，甚至
你可以想到的所有颜色，在高
原上都寻得到。莽莽草原是绿
色的，可是唯有绿是单调的，
于是配上如黑珍珠和白珍珠
般的牛羊。湖水是湛蓝的，可
是唯有蓝色也乏陈，于是自然
配上皑皑的雪山，雪山的垭口
处，到处挂满了五彩的经幡。
那些壮观的经幡阵，向天挺立
着，如果你站在经幡阵的中
央，你会瞬间被这样的色彩所
打动。灵魂仿佛也得到了洗
礼。在这里，人们会抛洒各种
颜色的风马，小小的纸片上印
着经文和一匹马。人们将祝福
在这里挥洒，渴望以梦为马，
散播天涯。

也许是高原自然条件的
恶劣，高原的人爱极了色彩。
每每你走到荒芜的山野，你突
然会看到山体上雕刻的五彩
佛像，或是六字箴言，那些色
彩是人们一点一点涂抹上去
的，鲜艳无比，甚至水中，你也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五彩玛
尼石。在很多地方，你甚至可
以看到规模浩大的玛尼石堆，
有上亿块五彩的玛尼石经文
组成，有的还成本雕刻着《格
萨尔王》传，让人不由得敬佩。

青藏高原的寺庙是极美
的，明黄、褚红、墨黑、纯白，那
些看似相互冲突的颜色，在这
里，却和谐美丽。高僧高高扬
起的红色袈裟，那么帅，那么
美。而在佛学院，满眼扑陈的
红房子，在山野中铺陈，形成
了极壮观的画卷。

而高原的人本身就是多
彩的。他们喜欢穿漂亮的藏
袍，配上五彩的邦典。辫子用
各种各样的毛线梳起来。身上
汇集着各种颜色的宝物。绿松
石、红珊瑚、每一个人都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

如果你喜欢这些浓丽的
色彩，来高原吧！你仿佛走进
了一幅亘古不变，却无比壮美
的斑斓油画中，感受一处一风
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的禅意。

青藏高原的

色彩
◎王南海

自从第一次踏入青

藏高原，就迷醉于它厚重

而绚丽的色彩。


